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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父尚小云【一)

【摘要】我十一岁进贵州艺校，十五岁到西安拜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为师，
师父传授给我的戏，对我艺术道路的指引，奠定了我一生的艺术基础。在师父教诲
的指引下，我带着尚派的经典剧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进了中南海，走上了中
央电视台一P Ol o，我教授的学生演出的尚派剧目在北京、上海⋯⋯的舞台上频频亮相，
我以此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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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缘起

在1960年的年初，一天，我刚从

练功室练完功走出来，便看见校长周钧

在f-1口向我招手，要我跟她到校长办公

室去。

那时，校长办公室对我们这些

十四、五岁的娃娃来说，充满了威严和

神秘感。平时，我们极少有机会跨过校

长办公室的那道门坎，偶尔有个别学生

被叫进去，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或是被严厉的批评一顿，或是得到表扬

和奖励。在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进校

四年来，还没有进过一次校长办公室。

我虽然进去过几次，但对那间办公室同

样抱着既害怕又喜欢的感觉。

进了校长办公室，我规规矩矩地

站在远离校长办公桌的门口。周校长很

和气地向我招手，让我坐下，我提着的

心一下子便放了下来。因为让我坐下，

便意味着我不会挨批了。我刚坐下，校

长便问我： “你知道尚小云是谁吗?”

我说： “知道。”

“你看过尚小云演的戏吗?”

“没有。”

“你喜不喜欢尚派艺术?”

说实话，那时，对什么是尚派艺

术并不真知道，只晓得尚小云是京剧最

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作为一个才跨入

京剧门不久的小娃娃来说，对他们除了

崇拜以外，便什么也谈不出，因此，我

便立即回答说： “喜欢。”

“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送你去

西安跟尚小云学戏。”

“真的?j”那时，我几乎不敢

相信这话是周校长对我说的。

“真的，回家去给你爸爸妈妈讲

一下，准备好行李，过几天就出发。这

次学习的时间很长，把该带的东西都带

上。”

“哎。”

我转身便跑出了校长的办公室。

那时，我的头脑里像是装满了许多东西，

但又像是一片空白。

我是在1956年十一岁时考入贵州

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即后来的贵州省

戏曲学校，现在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

京剧班的，我们是进校的第一批学生。

那时，我们活动的范围除了在学

校练功、学戏、上文化课以外，最远的

就是到贵阳邻近的地县实习演出。在那

个交通、通讯、交流都不发达的时代，

能出省就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了，何况

是到那么遥远的西安，向那么有名的尚

小云学戏。当时的那种心情，那种感受，

那种激动，我想不论用什么样的文字来

表达，对今天的人来说，都很难找到那

种体会。

在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吃不好，

睡不好，心情根本无法平静下来，我几

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练功室里，练

功、背戏、喊嗓⋯⋯我无法想象这位艺

术大师是怎样一个人，不知他会怎么看

我这个小学生，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好尚

派，不知道我能不能得到他的喜欢，不

知道到西安后会是什么结果⋯⋯

=、难忘的教诲
在昏昏沉沉的激动中，我们乘坐

的火车终于到达西安了，这是我有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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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第一次经历的这么遥远的旅行。

贵阳到西安没有直达车，我们的

第一站到柳州，从柳州转车到郑州，再

从郑州转车到西安，途中走了多少天也

不知道，当脚踏上西安火车站的站台上

时，还感觉人在一晃一晃的走不稳。

一位穿着很得体、面相很和善的

老师在站台上等着我们。经过带队的张

文琴老师介绍，知道这位迎接我们的人

叫张静榕，是尚先生的秘书，人们都称

呼他张大爷。

在张大爷的带领下，我们乘车来

到了地处菊花园的陕西戏曲学校。我们

同来的几个女生和带队的张文琴老师同

住在一个腾空的大宿舍里。张大爷把我

们带到住地后，约好第二天再带我们去

见先生后便告辞了。

坐了这么多天的车，我们都想赶

快打开带来的行旅好好地睡一觉。正要

打开行旅，不知谁喊了声“有臭虫”，

于是大家便赶快把未打开的行旅从床上

拖开，我们把床上铺的床板取下来往地

上一砸，顿时地上便落下了许多臭虫，

大家赶快用脚去踩，床架上的没法抖下

来，大家便用温瓶里的开水浇，水瓶里

的水用光了，又赶快跑去打来继续浇，

折腾了好久，才把这些红色的小虫清理

干静。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是那么疲倦，

赶快打开行旅，也顾不上吃饭，便倒头

美美的睡了一觉。

也许是旅途过于劳累，也许是因

为到达西安而特别高兴，也许是因清除

了臭虫而带来了安静，到西安后的第一

觉在记忆中总是那么的清晰和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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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张大爷便来到我们

住的地方，带我们去见尚先生。

先生家离戏校只有一二百米远，

几分钟后我们便走到了。

一进门，迎面便是一个挺大的庭

院，院里边种着许多我叫不出名的花，

进门的左右两侧是围墙，进门方向是两

排相对的平房。张大爷介绍，靠门这一

排是他的住房及厨房、餐厅等，对面一

排是先生住房和客厅。在张大爷的带引

下，我们走进了客厅。

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在我的记

忆里，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最雅致、最精

美的房间：客厅的正壁上，悬挂着一排

放得很大的剧照，其中有<梁红玉》、<王

昭君>、<乾坤福寿镜>、(摩登佳人>

⋯⋯，这肯定是尚先生的剧照。我们大

家便不由自主的停住，全神贯注地欣赏

这些剧照。剧照精彩传神，配上精致的

雕花镜框，使每一个进入客厅的人便能

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艺术氛围。客厅

四周的红木雕花家具古董架上，摆着许

多玉雕、木雕、石雕的工艺品。整个房

间的陈设布置，不但使人感到一种华贵，

同时更使人感到主人家高品位的文化素

养及鉴赏水平。

当我们还沉浸在欣赏的感叹中时，

从右边屋子走出一位剃着光头的年青

人，从头式上我便立即感觉他是唱花脸

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唱花脸的都是这

种光头样式。

他说： “先生来了。。

我们赶快站好。

尚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他中等

个子，穿一身近平于对襟的中式服装，

脚下是一双布底鞋，头发虽然有些白了，

但发式却明亮光洁，富态的脸上是一种

慈祥的微笑。

这就是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四大

名旦尚小云7}

．在先生后面，是两位虽然上了一

定年纪，但依旧保存着青春时美丽风度

的中年妇女。经张大爷介绍得知，先出

来的光头青年是三哥尚长荣，这两位中

年妇女，一位是先生的夫人王蕊芳，另

一位是夫人的妹妹，我们称呼她七姨。

我们给先生、师娘、七姨和三哥

行过礼后，先生让我们坐下。

说真的，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娃娃，

第一次与先生这种名人坐在一起，不知

该说些什么话。先生大概也看出了我们

的窘态，便主动地问我们旅途中转车方

不方便，住房的条件怎么样，气候习惯

不习惯等。在七嘴八舌的回答中，我不

知天高地厚地把昨天踩臭虫的事给先生

讲了，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西安热，

不讲卫生，便易生臭虫。他还夸讲我们

这种爱清洁、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好，应

该在陕西戏校学生宿舍推广，要我们给

有臭虫的宿舍作示范教学。先生风趣的

表扬，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整个气氛

也变得轻松愉快。

我们带队的老师把我们的情况给

先生大致介绍后，先生说： “你们走了

这么远的路，辛苦了。今天，我请你们

到西安最有名的老字号吃西安有名的羊

肉泡馍。吃完饭，我们再仔细商量学戏

的事。以后，我就在这里给你们说戏，

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尽管给张大爷

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三十多年过去了，只要我一闭上

眼晴，第一次见先生面的情景就会浮现

出来。之所以会留下这样的记忆，是因

为在那一天，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四大

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原来也是一个和蔼可

亲的平常人。

就在那一天，我对尚先生的神秘

感、遥远感消失了，留下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与信任，是父辈与子辈之间的

那种亲近。

我们在西安的第一次业务活动，

是观摩陕西戏校同学的排练。

那天一大早，张大爷便把我们带

到戏校一间练功室。在练功室的一角，

乐队正在调音，一些演员也在活动着，

一见我们这一行人进来，便很快安静下

来。看得出，这次排练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我们而进行的。

那天排练的是<昭君出塞》和<失

子惊疯>。

这是我第一次看尚派的演出。

看完这两出戏后，我的第一印象

是尚派戏吃工。唱念需要嗓子自不必说，

<失子惊疯》的水袖、<昭君出塞》的

趟马、圆场、翎子、马鞭及斗蓬，无一

不是难度很高的技巧。特别是《昭君出

塞>，由于是昆的，从上马开始，便一

直边唱边舞，唱功，身段、体力缺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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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时我便感到，如果没有扎实的唱

念做打的基本功，是很难学好尚派的。

下午，先生给我们上第一次课。

上课前，张大爷告诉我们： “给

先生学戏，有个规矩，那就是学戏时不

能坐，必须规规矩矩的站着学，任何人

来学戏都必须遵守这个规矩。”

说实话，这个规矩当时是出乎我

的意外的。因为我们在贵州艺校学戏

时，老师坐着教，我们学生坐着学，只

有不听话或因各种原因被惩罚时才站着

学戏。跟先生学戏要站着学，一下子我

便感到我们面对的这个先生，一定是个

非常严厉的老师。

走进先生的屋子，我们几个人整

整齐齐地站成一排，尚先生坐在一张椅

子上，脸上没有任何笑容，极其严肃。

昨天听我在这里讲踩臭虫的经过时先生

是那样的随和，高兴，而现在，我无法

把面前的这个尚先生和昨天的那个尚先

生联系起来，昨天和今天我感觉我看到

了两个尚先生。

先生先问了一下上午排练的情况，

然后说： “今天你们看的这两出戏，是

我准备先教你们的戏，让你们先看排练，

是让你们先有个大的印象，知道这个戏

是个什么样子。学尚派，要求高，因此

也难学。尚派的很多戏都是文武唱做并

重的，没有嗓子演不了尚派，光有嗓子

没有功也演不了尚派。从明天起。你们

一边学念白，学唱腔，一边要多练功。

没有圆场，演不了《出塞》，没有水袖，

演不了<惊疯>。功练好了，才有演好

戏的基础。戏班有句老话，叫做‘要想

人前显萃，就得背后受罪。’不在私下

苦练勤学，在台上便不会有光彩，用今

天的话来讲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们从

几千里以外来跟我学戏，是组织上的培

养、关心，也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希望

你们认真刻苦地学，好好地学，珍惜这

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说完后，先生走到我面前，拍拍

我说： “你最小，以后我就叫你小百岁
了。”

跟尚先生学戏，便从这里开始了。

在先生身边近一年的时间里，在

先生口传心授的教导下，实实在在的奠

定了我一生艺术事业的基础。

在那些时间里，学念白、唱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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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站下来，

由于中途没有其它活动，手和脚都会发

肿，但大家并没有一点怨言。除了学唱、

念之外的时间，便全部都用来练功，上

午、下午、晚上一天三遍，从不间断。

我学的第一出戏是《昭君出塞》，

所以圆场就成了我练的重要基本功之

一。练跑圆场时，扎上大靠，要跑得靠

旗只飘不动。每次在练功室或在屋顶平

台上跑圆场时，一跑就是几十圈，休息

一下又是几十圈，一遍功下来，身上的

靠从里湿到外。

我们在西安学戏时，每天还有两

小时的文化课。一天，文化课开始了，

老师见我没去，便让大家找我。结果，

在屋顶的平台上见我穿着一身被汗水浸

透了的大靠靠在墙边睡着了。为此，我

在文化课上挨了一顿批评。老师批评时，

我因为感到委屈而哭了。

第二天，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在

上课时先生说： “小百岁昨天误了上文

化课，这不好，老师也批评她了，但我

希望你们大家要向她学习，学习她这种

苦练的精神，抓紧时间自觉的练功。现

在，小百岁的圆场进步最大，这是怎么

么来的?是每天用汗水把大靠湿透换来

的。只有这种苦练，你们才能学好尚派。”

我万万没有想到先生会这样表扬

我，我站在先生面前，喊了声： “先生

⋯⋯”眼泪便止不住的滚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虽然用更多的时间

练功学戏，但却再也没有耽误过文化课。

先生是不轻易表扬人的，因此，

这一次的表扬对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

如果说这次表扬是一次正面的深

刻激励，那么，另外一次经历却从相反

的方向让我终身难忘。

一天，先生给我们说《失子惊疯》，

我们在先生家的庭院围成一个半圈，跟

着先生一招一式的学。那天学戏的除了

我们贵州的以外，还有一个比我们晚到

的外省学友，由于学得比较晚，学戏也

稍慢一点，便常跟我们在一起背戏。那

天上午在练功室，她忘记了《失子惊疯》

中的几个水袖动作，便来问我，我便照

先生传授的～招一式给她说。下午，当

先生教戏教到这一段时，这位学友隔着

几个同学给我做表情和手势，意思是告

诉我，她今天忘记的正是这几个动作，

而且表示我给她说的和先生教的完全一

样。出于礼貌，我同样用表情表示我懂

了她给我说的话。不想，我们的这个小

动作被先生看见了，先生立即停止了说

戏，用非常严峻的目光瞪着我，用并不

太大声，但却是异常坚决的口气训斥说

“我在这里认认真真的给你们说戏，你

们这是在搞什么9有学戏的样子没有，7

不想学戏，就不要到我这里来。”

说完，先生一扭头，把我们这些

人全部甩在院子里，气呼呼地回到屋里

去了。

顿时，空气象被凝固了一样。我

们来了几个月，从没见先生发过这样大

的脾气，一下子全都吓傻了。虽然大家

谁也没有吭一声，我可以感觉到，大家

都把责备的目光投向了我。我站在那里，

就象一个受审的罪人一样，我说不上当

时的那种复杂心情，只晓得闯下大祸了，

全身都在发抖，想哭，又不敢哭出声，

但却无法止住眼泪的流淌。

不一会，三哥出来了，张大爷也

出来了，上午看见我给那位学友教戏的

老师以及那位学友把事情的原委经过告

诉了三哥和张大爷。听完他们的讲述和

介绍，三哥和张大爷走到我身边，拍着

我的头，要我不要哭，说他们就去给先

生解释。我看着三哥和张大爷那没有责

怪的眼神，就向掉在河里的人突然抓住

了一块木板。我哭着拉着他们的衣服说

“三哥，张大爷，我要学戏，我要给先

生学戏，我会好好的学戏的⋯⋯三哥，

张大爷，我要学戏⋯⋯”

我不知三哥和张大爷什么时候离

开我的，我只记得我一个人孤独的站在

那里哭了好久好久。

后来，张大爷来了，牵着我的手，

带着我们大家走进先生的屋子里，我跟

着张大爷，头也不敢抬，两只眼晴望着

地下，呆呆的站在先生面前。

我虽然没有抬头，但我感觉到先

生在看着我，开始了讲话： “不是我脾

气大，我是为你们着急。你们今天能跟

我尚小云学戏靠什么?靠政府、靠组织、

靠领导，说来你们就来了，什么都不用

你们自己张罗打点，到了有人接，来了

有地方住，练功有练功室，有靠，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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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有刀枪把子，每天还有我给你们一

句唱腔一句唱腔的教，一个身段一个身

段的走，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一辈子

都没有享受过，我羡慕你们呀，可你们

却不知道珍惜。你们知道我们从前想跟

师父学戏有多么难吗?你们不知道，这

些事，跟你们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以

前要学戏，请客，送礼，邦师自不必说，

好多艺术上的绝活、诀窍，师父是不教

的，要学，只有在师父演出的时候仔细

的看，然后再自己琢磨，自己练，即便

是那样，我们对师父也是毕恭毕敬的。

因为师父毕竟是师父，他毕竟在给我们

传授本领和知识。中国不是有句古训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我们小

的时候，差不多每个人家里的神龛上供

的牌位都写有‘天地君亲师’，牌位上

的师也就是老师，师父。没有老师的传

授，学生哪来的知识和本领?!你们当

学生，首先要学会尊师，学会做人，学

会尊敬别人的劳动，你不会做人，不会

尊敬人，也就得不到别人的尊敬。”

先生稍微停顿了一下，便问我们：

“你们谁读过《三字经》?”

我们大家都摇摇头。先生接着说：

“《三字经》中有这么两句说，子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意思是说，

如果教育不严，就是老师的失职。你们

都知道，尚派艺术是中国京剧四大流派

之一，为了尚派和京剧的发扬光大，我

对每～个来向我学戏的学生都会严格要

求，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一句古训，严师

出高徒。我严格，严厉，是希望你们都

能成材，将来都能成为艺术家，成为尚

派艺术的传人。”

先生那一句句充满着希望的嘱托，

那一句句教我们如何做人的开导，使我

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代艺术大师身上既超

越艺术之外、又是艺术根基的心胸和人

格，他开始让我觉悟到，要学好戏，先

学好做人，学好做人，才能学好戏。

当我还在回忆先生所讲的话时，

我听到先生说： “小百岁，过来。“

我低着头，小步小步的挪到先生

身边，先生拉着我的手说： “我知道你

是个刻苦、好学、要强的孩子，但你要

懂得，要有尊师，才有爱徒。”我慢慢

地拾起头，看着先生，向保证～样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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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 “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今天的

事，记住先生的话。”

也许是我哭的时候眼泪把脸弄花

了，先生对我说： “去洗个脸，我们接

着往下说戏。”

我赶快跑到厨房里，打开水龙头，

使劲的用水冲手，冲脸，刚才压在心头

的重负，好像都跟着水一起流走了，这

时，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是轻松。

几个月后，我的《昭君出塞》在

先生的指教下，基本学完了。

一天，我正在练功室拉《昭君出

塞》，先生来到了练功室。看我走完一

遍后，给我纠正了一些动作，又给我做

动作示范，讲解要领。

这时，张大爷来了，旁边还跟着

一个人，那人见先生正在给我说戏，便

打开相机，要给我们拍照，因练功室光

线不够，我便和先生到练功室楼外门口，

拍下了一张先生给我纠正《昭君出塞>

动作的相片。

在那个年代，照相机是很稀有的

东西，一般个人极少拥有。因此，我在

先生身边虽然近一年的时间，却没有留

下几张相片，因此，这一张保存至今的

相片，便显得特别的珍贵。(图1)

(图1)

张大爷和那位背相机的先生与尚

先生交谈一会儿后便离去了。

他们走后，先生对我说： “我看

你的《出塞》基本可以了，过两天，我

给秦腔演员举办尚派艺术讲习班，有几

十个演员来听课学习，你跟我去做《出

塞》的表演示范，教他们趟马。“

“我7⋯⋯让我去给尚派艺术讲

习班作表演示范7⋯⋯给他们说《出塞》

7⋯⋯”我结结巴巴地象在问自己也在

问先生。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学好，怎么

能去作表演示范。

先生看出了我的耽心，鼓励我说：

“你才来几个月，功进步很快，戏也学

得不错，你去做示范，本身就是一个例

子，同时对你自已对戏的理解和提高都

会有帮助。”

“我自己都没有学好⋯⋯“

“学无止境，教也是一种学习，

边教边学嘛。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

就象刚才你拉戏那样就很好，因为你的

《出塞》我通过了。”

先生说完走了，我坐在练功室里，

楞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这时，到西安后的经历，就象放

电影一样的在脑海里出现了，几个月的

汗水，几个月的苦练，今天第一次被先

生打了个及格。我高兴得笑了，只不过

这笑是在心里。而且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尚派艺术讲习班是在秦腔剧院的

排练厅举办的。

那天，排练厅里的椅子都座满了

人。先是先生讲课，讲课告一段落时，

便由我以排练的形式表演《昭君出塞》。

我站在小舞台上往台下一看，台下坐的

人从年龄上看差不多都应是我的师兄师

姐，不过那时我并不怯场，因为先生就

坐在第一排看着我。我记住先生说的话

“这个示范，其实就和在练功室排戏没

什么区别⋯⋯”

锣鼓响了，我定下心来，把全部

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戏、对人物的关注之

中，当我唱完《昭君出塞》的最后一句“叫

他们一个一个都下阵到关前去”后，扫

马童翻过人，接着一个串翻身，掏翎子

四击头亮住象时，台下便暴发出热烈的

掌声。我收住亮相，便朝先生所坐的方

向鞠个躬，我看见先生正对我拍着手，

我赶快又给先生鞠了两个躬，然后，跑

到后台，用手抹去挡住视线的汗珠和泪

珠。

在第二天上午，排练厅里的椅子

全撤掉了，几十个演员站成若干排，我

站在排前，先生坐在正对面，由先生讲

解、指导，大家跟着我走《出塞》的趟马。

这时，我体会到了先生说的“教

也是一种学习，边教边学”的深刻道理。

因为我在“教”大家的趟马时，我对趟

马中的上马、翻身、射雁、圆场⋯⋯中

每一个身段的位置、手势及其要表现的

人物情绪，都有了一次更准确的理解和

把握。我在“教”，但是，我也是真正

的在学。

十来天后，讲习班结束了，许多

秦腔的师兄师姐都亲切、玩笑地叫我小

百岁老师。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老师，

也不够当老师的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学生，在西安，我是尚先生的学生，

在贵州，我是艺校的学生，而且才读到

四年级，我是你们的小师妹。”

几十年过去了，跟我学过《昭君

出塞》的也有好多学生，现在回忆起来，

那一次我参加的讲习班，还真可以算作

我第一次体会到当”老师”的滋味。

要汇报演出了，剧目确定下来，

我汇报的剧目是<昭君出塞》，于是，

我们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之中。

一天，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屋里，

把师娘叫来，然后，从箱里拿出先生自

己演出<昭君出塞》穿的服装和斗篷，

在我的身上比了比，对师娘说： “要汇

报演出了，把这服装和斗篷改小一点，

给小百岁穿。”

我一听先生要把他演出用的服装

改给我穿，忙给师娘说： “师娘，不用

改，戏校准备得有服装的。”

先生说： “戏校的服装我去看过，

你个子小，那服装你穿着不合身，另外，

面料、刺绣、色彩都没有我这件好。”

“先生，改小了以后你就不能用

了，太可惜，我就将就用戏校的那身服

装。”

先生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轻轻的

对我说： “作为一个演员，台下多年积

累，闪光的就是台上的那一会儿。平时

生活里可以将就，但是在舞台上必须讲

究。何况《出塞》唱做并重，趟马、翻身、

射雁、卧鱼⋯⋯服装不合身，既不好看，

也不好表演。”说完，先生对师娘说：

“照我说的，按小百岁的身材改吧。”

先生说完以后，便到另一间房子

里去了。师娘给我量过身材尺寸后，便

把先生的服装铺在桌面上，画上画粉。

看见先生那件铺在桌上的服装，

我虽然静静的站在那里，但心里却非常

激动：先生要师娘为我改服装，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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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生对艺术的认真严肃和对舞台艺术

形象的讲究，同时，我也明显的感到先

生对我演出<昭君出塞》寄予的厚望。

我默默的站在师娘身边，心里在暗暗地

对师父说：“我一定尽全力演好《出塞>，

绝不辜负先生和师娘的这一片苦心和希

望。”

汇报演出的那天。台下坐满了观

众，陕西省的黄静波省长、杨省长、谢

省长以及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和各专业

团体的老师们都来了。从这些领导的光

临，便可以看出这场演出的重要。我早

早的扮好妆，穿上师娘给我改好的服装，

坐在后台的衣箱上背戏。说实在的，临

到上场了，我反而一点也不慌了，也没

有什么负担了。我只想到，我一定不会

让师父失望。

<失子惊疯>过后，该我的<昭

君出塞>了。

我记得，那天演《昭君出塞》，

我从第一步跨出二道幕之后，就没有往

台下看一眼，在我的眼里，舞台上除了

一个马夫，就是边关的山路和荒漠，似

乎天地之间，除了那袅袅的笛声在回旋

外，其它什么也没有了。斗篷、马鞭、

翎子、水袖样样都顺手，圆场、翻身、

射雁样样都自如，就在这自如的顺手中，

演出便结束了。

掌声响起来了，好热烈哟。

三位省长和其他领导在先生的陪

同下，在有节奏的掌声中走上舞台，他

们在和我握手时都夸奖我的《昭君出塞>

不错。

先生走到我的身边，没说话，只

是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从先生的神态

中，我知道他今晚很高兴，当然，我也

很高兴。我使劲拉着先生的那双大手，

望着先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要照相

了，先生把我拉到三位省长的中间，而

先生自己却退到了边上。这张相片我留

下来了，～直保存到今天。(图2)

三、拜师·诀剐

汇报演出结束后没几天，带队的

张大徽老师通知我说，下午到先生那里

去有事，要我把衣服穿得整齐一些。

下午，我们贵州前后来的六个学

旦角的女生，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来

(

到先生的住地。

跟往常一样，我们进屋后，便整

齐的在先生的面前站成一排。

先生说： “你们到西安已半年了，

半年来，我没少说你们，你们也流了不

少汗。前些天的汇报演出，便是对你们

半年学戏成绩的考试。通过半年来的学

习和观察，我觉得你们几个都还有一定

的天赋，也勤奋好学，你们的带队老师

多次跟我讲过，说你们想作我的弟子。

今天，我就答应你们的请求，收你们作

我的徒弟。”

先生答应收我们做徒弟了?I

我们几个人立即不约而同的相互

看了一眼。

虽然我们从来到西安开始便提出

要拜先生做师父，但在今天这个愿望实

现的时候，仍然觉得来得突然。因为我

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那一瞬间，我

好想跳起来欢呼一下，把这种喜出望外

的心情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但半年来的

学习已养成了一种习惯，面对先生教学

时，一举一动都要得到先生的允许。我

知道，此时此刻虽然我们非常高兴，却

是不可以跳，不可以叫的。我看得出，

他们几个也和我一样，把激动和高兴憋

在了心里。

之后，我们顺着年龄大小，给先

生行拜师礼。我最小，排在最后。轮

到我时，我走到先生面前，先喊了声“师

父。“然后，恭恭敬敬的给师父磕了

三个头。我记得，在我们几个人当中，

我虽然最后一个磕头，却是第一个喊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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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的。因为，我想这一天，想了好

久好久。(图3)

l幽3)

那一天，‘师父的心情也特别好，

行完拜师礼后，我们和师父来到花园中，

师父的画案也搬到花园里了。我们知道

9币父的画画得好，但从没有见过师父作

画，看来，今天该我们开眼界了。

师父问我们几个人： “你们知不

知道什么叫‘四君子?’”

“四君子?”好像挺耳熟，因为

不知道哪出戏里曾有过这些台词。我们

几个结结巴巴的凑了半天，才勉强凑齐

“梅、兰、竹、菊”的称谓。

师父见我们答对了，表示很高兴，

他说： “在中国的文化里，君子与小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君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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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对这四种植物的代称，更重要的

是通过这四种植物清新、高雅的形象，

传达出一种对理想人格及人品的崇拜和

追求。”说完，师父便铺开画纸，挥笔

作画。

我那时不懂画，只晓得师父的戏

演得那么好，又能画画，懂得的东西又

那么多，对师父崇拜得不得了。

画完了。

是一幅兰花。

师父把我叫到身边，然后拿起笔，

在上款写下“百岁贤契惠存”，在下款

落下师父的名字，又盖上一个红红的印

章。

师父说： “小百岁，这幅兰花给

你了。”

说真的，当时我完全是一种受宠

若惊的感觉，我知道，这幅画表达了师

父对我的希望，对我的器重，对我的厚

爱。我立即给师父鞠了一个躬，说了声：

“谢谢师父。”

这句话，我是从心底发出的。

回到宿舍，我把师父给我的画放

在床边，看了很久，想了很久，而且想

得很远很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尝到

了失眠的滋味。(图4)

愿把这个话题提起来。除了学戏、背戏

以外，似乎大家都在尽量地表现出一种

轻松的样子。然而，由于这种轻松是做

出来的，因此，看上去好像挺热闹，但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每个人的心里都是

沉甸甸的。

在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全部

到师父家去作最后的告别。

一进门，便看见往日什么都不放

的红木桌上，摆满了许多用纸包好的东

西和一摞笔记本。师父招呼我们坐下后

说： “你们明天就要回贵州了，以后再

要找这种相处的机会，可能便很难了。

难得我们师徒一场，我给你们每人准备

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我的题字，作一

个纪念吧。”

然后，师父便把笔记本递到我们

每一个人的手中。

我打开师父给我的这个笔记本，

见扉页上写着： “艺无止境，学无止

境，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赠百岁贤

契。”然后是师父的印章。我捧着打开

的笔记本，走到师父面前，喊了声“师
父⋯⋯”

师父拍了拍我的头，对我们大家

说 “我给你们每人题的字都不完全一

(图4)

在不知不觉中，八个多月便过去

了，我们在西安的学业即将结束。

那些天，我们几乎全部的时间都

和师父、师娘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要分别了，但谁也不

样，我给小百岁题的是‘艺无止境，学

无止境，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四

句话，也许你们和许多人都背得，但未

必人人都能理解这四句话的真正意义，

更不要说把它运用到实际当中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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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你们来西安八个多

月，也只才学了～点点，也才学了几出

戏，你们都还很年轻，小百岁才十五岁，

你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你们要学的东西

还很多很多，要不停的练，不停的学，

舞台上的玩艺儿，来不得假的。俗话说，

台上三分钟，台下三年功。练功演戏，

就像农民种地一样，你种的是豆，就长

不出瓜来。你私下不好好的练，台上你

就没有东西。前些天汇报演出时你们看

见了，小百岁的圆场进步最大，那是因

为她私下跑的圆场最多。如果小百岁天

天睡懒觉，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今天的《出

塞》。我送你们这个本子，主要是表示

我对你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将来在艺术

上有所作为，做出大的成绩。”

师父的嘱托，确实句句语重心长，

我们大家便当着师父表态，回去后，一

定记住师父的话，好好练功，好好学戏，

好好演戏，一定给师父增光。

之后，师父把桌上的纸包给我们

每人一个，捧着纸包，还可以感觉到有

点温热。

师父说：“明天，你们上火车，

要走很多天，西安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们

带回去，我让二大爷(给师父做饭的炊

事员)给你们每人烙了八个馍，路上买

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填填肚子。”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们每

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亮晶晶的泪花。

+我想，在今天，但凡上了点年纪

的人，对1960年都会有着一种刻骨铭

心的记’}乙。在那前后几年的时间里，可

以毫不夸张的说，能吃上一顿饱饭，也

许是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最大愿望。我

们做梦也没想到，在临别的时候，师父

送给我们的竟是这样一种在当时来说是

最贵重、最难得、最宝贵、最稀奇的礼

物。我无法想象师父为了给我们这～行

人准备这些礼物，筹备了多久时间，用

尽了多少心思，跑了多少路⋯⋯

我们抱着这一摞温热的馍离开了

师父的屋子。一路上，谁都没有说一句

话，只听见月光下唰唰唰⋯⋯的脚步声。

第二天，师父，师娘，三哥，张

大爷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火车开动

了，我们全部人都把身体伸出窗外，向

师父，师娘，三哥，张大爷挥手。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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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师父那“一路平

安”的祝福，却一直伴随着我们。

回到贵州后，我们从西安学习回来

的人员立即组织了尚派艺术汇报演出，

我参加汇报的剧目是《昭君出塞》。

由于这次演出用今天的话来说，

是“正宗的尚派嫡传”在贵州的第一次

展示，因此，反响强烈，领导、老师和

文艺界的同仁们都给予好评。从此，尚

派剧目便成为我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

一晃，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一天，周校长召开全校会议，在

会上宣布：“中国著名艺术家，京剧四

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将来贵阳举办尚派

艺术训练班，训练班的地点定在我们省

戏校。”

“师父要来贵州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好高

兴。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师父了，可以

得到师父的指教了。

学校的校门口和练功室分别挂上

了“热烈欢迎艺术大师尚小云先生”和

“尚派艺术训练班”的大幅横标，到处

都贴上了各种标语，黑板报也出了专栏，

学校里红红绿绿、五彩缤纷，完全是一

种过节的气氛。

1963年的元旦刚过没几天，师父

一行便来到了贵阳。

师父来学校的那天，所有参加尚

派训练班的学员和我们学校的同学，排

成两列长长的欢迎队伍，从校门口一直

排到练功室，我也站在这欢迎的队伍当

中。

突然问，锣鼓敲起来了，掌声拍

起来了，师父在欢呼声中来到了我们学

校。

师父走到我的面前，我喊了声“师

父⋯⋯”便向师父鞠了一躬。师父拉着

我的手说：“小百岁，功练得怎么样了，

我可是来检查你们这些徒弟来了⋯⋯”

我跟在师父的旁边，和大家一起，簇拥

着师父向会场走去。

在开学典礼上，领导和师父讲完

话后，便由我们从西安回来的一行人进

行示范演出，我演的是《昭君出塞》。

演出前，师父对我说： “小百岁，

今天我可是要对你进行考试打分的，我

要看你这两年之间有没有长进。”

其实，不用师父说，我也知道这

～场演出的意义。

从西安回贵阳后的这两年中，这

出戏已成为学校的保留剧目，很多重要

的演出都少不了这出戏。这次，为迎接

师父的到来，我又作了精心的准备，所

以我对向师父汇报，充满了信心。

该我上场了，我集中了全部的精

力，演出中，从多次响起的热烈掌声中，

我已感觉到领导和尚派艺术训练班全体

学员对我这出戏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我看见师父笑着对

围着他的人说： “今天，我这个徒弟可

给我这个师父露脸了。”

然后师父对我说： “小百岁，下

午上课，由你给大家说《出塞》。”

听了师父的这几句话，我心里好

高兴，因为师父给我的考试评定肯定是

“优秀。”

在贵阳办的尚派艺术训f练班，学

员并不都是京剧演员，许多其它剧种，

如川剧、黔剧、评剧⋯⋯等剧团也派人

来参加学习，说戏时，各个剧种的演员

学的都是统一的京剧路子，而且是一招

一式的不走样。但在这同时，各个剧种

的音乐创作人员则在进行各自剧种的声

腔创作，然后，再教会自己剧种的演员。

在结业的汇报演出中，各个不同的剧种

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腔演着同一个

戏路的同一个剧目，形成了一种别开生

面的场面。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做法并

没有多少理解。后来，在不断的艺术实

践中才感到师父艺术胸襟的宽阔。

师父作为始刨尚派的一代宗师，

能那样无私的把自己用毕生精力创造出

来的艺术精品无保留的、大规模的传授

给那么多的地方戏剧种的演员，这种做

法，这种气度，这种艺术观念，这种思

维方法，在历来讲究严格师承的京剧界，

即使在今天，也是较为少见的。这种做

法，在促进剧种之间的交流，丰富地方

剧种的剧目和表演艺术，以促进地方剧

种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师父的这

种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给后世树立了

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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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训练班开班期间，师父还在贵

阳演出了《梁红玉》、《乾坤福寿镜》、

《王宝钏》等剧目。这是贵阳观众第一

次在舞台上领略四大名旦——尚派艺术

的风采，尚派艺术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也

欣赏了9ifi父的精彩表演，通过这次观摩

演出和学习，大家对尚派的艺术风格和

特点有了直观、同时也是更形象、更深

刻的认识和把握。

一个多月的尚派艺术训练班结束

了。在火车站送别师父时，师父对我说：

“小百岁，好好练功，等你毕业后，我

再给你说几出戏。”

我对师父的相约寄予了好大的希

望。

我酷爱艺术，酷爱尚派，我知道

师父也很喜欢我。那时，我心里盘算，

等毕业后，我一定想办法争取到西安去

跟师父学戏。

火车汽笛拉响了，火车启动了，

师父坐上火车离开了贵阳。

我怎么也没想到，两三年后开始

的文化大革命，竟使师父和我的相约成

了最后的遗言。

而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周百岁，在

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为

表示对“封资修”的远离，便把“岁”

更改为“穗”，从此，我所有证件中的

名字便为：周百穗。

(未完·待续)

箨者简介
’ ⋯： ‘”礞

周“穗，国家·级演员．现卜海戏曲学院外

聘教授，民缀盟员。贵州省政狲八届常委．

九脯委员．中用戏剧家协会会贤，尚小云艺

术研究室委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理事?演

出的《失子惊疯》获令闷中青年京剧演员电

视大奖赛荧聪奖，全陶一}，老年戏曲汇演}}丹

奖，1986年．《欠子惊疯》应邀进中南海演

如：演}l；的尚派名剐《失于惊疯》、《昭巷

出塞》、《双m公主》．《梅矗配》．《红绡》。．

《汉明妃》、《蛾雕剑》、《得意缘》等先

J螽在央视ll频道“名段欣赏”、“空中剧院”

和上海东方电视台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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